1. MTF加强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阻碍性别刻板印象的消解
这是一个部分准确，但是过于单一的描述。同样身份为跨性别女性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动机和理想形象，这里需要分别讨论。首先，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这种对性别刻板印象的迎合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自身身份无法得到认可的焦虑，当她们渐渐以新的社会身份出现的时候，形象就会变得更加灵活。不过，确实有一部分人她们本身的理想形象就是很刻板印象的形象，而且这些人在现在中国的跨性别社群中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二次元JK裙、说话卖萌、宜家鲨鱼、经常割手……可能她们在一定程度上处在一种“太刻板印象以至于反而不符合刻板印象”的程度。但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言，这些人反而恰恰经常处于传统的男性学科和行业，比方说物理学、化学、数学、计算机。从性别表达的角度来讲可能这些人很刻板印象，但是在社会经济的角度，这些人其实很大程度上冲击了性别刻板印象，甚至在完全隔绝女性的一些行业中也能见到MTF的身影，譬如顶尖电竞选手中就有跨性别女性的存在(这里指的是Remilia，她已经因为劣质变性手术的后遗症而自杀去世，RIP)。当然，在另一些人眼里可能这是一种“挤占女性的生存空间”，这个问题我会在下文回答。除此之外，跨性别女性中还有很多不同的亚群体。一部分人可能会因为自身的性别而长期处于思考、犹豫和挣扎当中，在这一过程中，这些人可能会对性别进行相当彻底的解构，并且发展出很反刻板印象的性别表达。一部分人可能从很小的时候就确定自己的身份并且进行了性别过渡，这部分人的刻板印象程度可能和顺女接近——更不要说自我界定为非二元的人群了。当然，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对理想的女性形象有自己的要求，比方说要“6B4T”，而传统的对女性的审美则是父权制下影响的结果，是一种对女性反抗能力和力量的阉割。这样的视角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但与脱美役相比，可能更加重要的事情是女性获取经济地位。我们可以设想这样的一个社会：在这里，无论男女，有钱有势的人都像女性一样打扮，那么在这样的社会下，服美役不但不会导致女性处于弱势地位，反而会显示出自身的财力和权力。批判男权审美当然是必要的，但在很多时候，一个东西显得“男凝”，并不是这种审美本身就是男性的审美，而是因为男权制的存在。总而言之，或许一部分跨性别者加强了一些刻板印象，但从总体上讲，我觉得可以说跨性别是在推动刻板印象的消解。
2. MTF缺乏女性的共同经历，无法与女性共情
首先，共同经历与共情没有必然联系，不过一些共同经历确实在共情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然后，什么才是那些重要的女性的共同经历？是女性的生理特征（比如月经）更为重要，还是女性受到歧视与规训的经历更为重要？如果你认为月经就是界定共同经历的核心特征，那么我可能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但是如果你认为社会性的经历更加重要，请你往下看。Pre-transition的MTF可能确实缺乏在社会上被歧视乃至性骚扰的经历，但是如果她们逐渐以女性身份生活，那么这些经历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是那些基于生理因素的规训，也会以一种另类的方式来到MTF身上。比方说，对女性的生育要求，来到MTF身上就会变成“你不能生育所以不是真正的女人”。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你觉得MTF缺乏女性的共同经历，或许你应该支持她们transition而不是反跨，因为这样才会有更多的MTF更加充分地体验女性的处境。
3. MTF挤占女性的生存空间
这是一种零和博弈的思维。可能在一些场景中，女性的职业空间确实是零和博弈的：一个女性指标，其他都默认招男性。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更加“政治正确”的跨性别女性可能确实会挤占顺性别女性的位置。但从西方国家的现状来看，几乎不会有公司采用指标式的方法去招人，就算采用了也不会只有这么少的指标。指标式的倾斜可能在中国更为常见（“无知少女”），而中国或许不太可能看到会对跨性别指标式倾斜的场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什么可以增加女性的就业机会？温和一点来说，是优秀表现的女性打破这一行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更加激进的手段则是对于这种不平等的抗议，乃至于占领工厂等行动，唯独不可能是管理者的施舍——就算有，这种施舍也是在反抗之后才有的。从打破刻板印象的角度来说，MTF在部分行业的存在可能效果没有顺女的存在好，但她们也可以相当大程度上揭露、改变这些行业中存在的厌女现象。说一个很滑稽的场景：一个人拿着竞赛国家队中入选成员男性的占比来试图证明男性在智力上的优越性，而下面有人回复说：“里面有多少是跨女，我不好说”。如果这帮“具有代表性的高智商男性”纷纷放弃男性身份，又何尝不是对一种男性优越论的巨大嘲讽？从比较激进的角度来说，顺女和跨女共同反对职业歧视也要比内讧要来得更好。到底是向男性要空间更为有效，还是与跨女争夺现有的空间更为有效？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
